
春节作为
中华民族最隆
重的传统佳
节，不仅是岁
末年初国民辞
旧迎新、祈福未来的一个庆祝仪式，也
是感恩上苍、给心灵以安顿的一次精神
旅程，更是阖家团圆、鲜衣美食、尽情
享受亲情与美味的一段快乐时光。有人
觉得“年味”变淡，其实不是过年不再
重要，也不是世人有意为之，而是当下
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城市化进程提
速和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等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曾几何时，男女老少盼着过
年，兴高采烈地忙活着过年，一是远方
游子回家的路途漫漫，需要日夜兼程；
二是各种物资紧俏，采购十分烦琐，需
要提前准备；三是素常粗茶淡饭、缺衣
少食，过年无论贫富都会千方百计地置
办些新衣和美食，让节日变成一年中最
难得且密集的奢侈享受。浓郁的“年
味”弥漫于街头巷尾、家家户户的忙碌
里，沉浸在迎来送往、欢声笑语的陶醉
中。而现如今，飞机、高铁日行
千里，朝发夕至，回家团聚不再
像以前那么难；商品极大丰富，
随用随买，即使集中采购，逛一
趟超市足以满足所有需求；更兼
日常生活中根本不缺鸡鸭鱼肉，美食的
渴望早已淡漠，虽然依旧过年，但心理
预期早已没了原有的期望值。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传统

习俗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与挑战，但“年
味”作为一种融合了各种传统习俗和庆
祝活动，融合了各种亲情、友情、美味
和装饰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情感体验，
仍然历久弥新，其蕴含的家庭团聚、文
化传承和祥和喜庆氛围等核心价值依然
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心中历经岁月沉淀
却难以忘怀的永恒记忆。
“年味”悄然变化的诱因十分复

杂，人们似乎不宜轻率地给出肯定抑或
否定的结论。尽管“浓”可能更多地包
含着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巨
大期许，而“淡”所彰显的社会进步，
同样令我们充满欣慰与赞赏。不论是浓
也好、淡也罢，呈现在浓与淡背后的劳
动大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却
始终如一，从未发生过丝毫改变。因
而，我们在热切欢呼社会发展进步的同
时，同样也期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
时代得以更好地传承与赓续。
水泥森林中蜗居的人群需要彼此的

交流与沟通，需要人间温情的润滑剂，

快节奏生活
下陀螺式旋
转的人们也
亟需安排休
养生息的节假

日，而“过大年”，无疑是激流勇进的
生活进程中最迫切构筑的用以短暂憩息
的生命驿站，其实，这或许也是春节成
为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
要缘由。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

发扬光大，就必须让“过大年”这类传
统节日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得以充实与拓
展，焕发出与时俱进的新的生机和活
力，用更加丰富多彩且适应现代人生活
方式和审美情趣的浓郁“年味”，让更
多年轻人深切领略这一传统佳节的独特
魅力。
我们要营造更加浓郁的“年味”，

首先需要切实保护且留住中国人古老的
过节习俗。把充满了仪式感的诸如除
尘、祭祖、贴春联、剪窗花、挂灯笼之
类，作为装饰美化环境和辞旧迎新、祈

福纳祥的重要手段，把家家户户
准备的丰盛年夜饭，以及寄寓着
美好愿望的北方饺子、南方年糕
之类的特色小吃，作为满足味蕾
和口福、烘托节日氛围、让人间

充满烟火气的重要环节，切实让有滋有
味地过大年，变成人民大众阖家团聚、
享受当下、寄托未来的文化体验和情感
记忆，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必不可少
的桥梁与纽带。
营造更加浓郁的“年味”，体现于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中。过春节，中
国人不论身处何方，都会千方百计回家
与亲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亲朋好友
也会相互走动、欢聚一堂，表达彼此的
祝福与关爱。承继这一美好的习俗，不
仅有助于人们深切体悟家的温暖和亲情
的力量，而且更加有益于改变现代社会
日益疏离的人际关系，重新唤起人世间
应有的那份久违的温情。
营造更加浓郁的“年味”，还要有效

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安排组织各种特色
鲜明的文艺演出、舞龙舞狮、庙会、灯会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动员组织各类文艺
爱好者，开展群众性的戏曲、歌舞、书画
和卡拉OK演出、展示与竞赛，让更多人
走出家门，从手机、电脑的控制中解放出
来，进而把春节变成一场丰富文化生活
的精神享受，让广大民众在自娱自乐、切
身参与中深度感受节日的喜庆与热闹。
倘如此，“年味”变淡的忧虑则不复存在。

云 德

愿“年味”更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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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有二十年了，我
一直在找它。可人世渺
渺，我心里也拎得清楚，但
凡遗落的想要找回来，哪
有那么容易。
何况，它又不是一件

物品，那是藏着我命运玄
机的灵物。许多年前那个
夏天，毫无征兆，它降临在
我的眼前。仍然是许多年
前，它又毫无征兆地被我
遗落在人间。旅程漫长，
如今我格外怀想它，也是
因为分开的岁月足够久
了。时间会让人觉悟。
追 究 起 来 ，

“它”这个字，就是
先祖为它发明的。
是个象形字，一个
头、两只眼，余下的
全是柔软逶迤的身子。《说
文解字》有云：“它，虫也。
从虫而长，象冤屈垂尾
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
问：无它乎？”后半句的意
思是，先民们相遇于野，不
像今天这样，互相问一句
“吃过了吗”，而是问，“路
上没碰到它吧？”
它是神秘的灵兽，先

祖对它又怕又惧。上古时
候，部落的图腾崇拜，几乎
都与恐惧有关。威猛凶险
或神秘莫测之物，无法战
胜，也不知其来历行踪，于
是由畏而敬。汉画像石的
女娲和伏羲，也是人首它
身，两尾相交。当人们没
办法征服一个物种，又不
敢轻慢诋毁，于是衍生出
另外一条出路，将其神化。
人总是智慧的，审时

度势、见机行事这些词，也
都是人发明并贡献给全人
类，并不是发明者的私
属。那么，假如遇见神化
的它呢？假如遇见的时
候，鸟鸣清脆，溪水如镜，
山岚披着八月的汗珠在前
方张开怀抱呢？
那不是日常的童年，

我并非在山村出生长大。
分野，字典上阐释为“不同
事物之间的界限”，八岁那

年，当我跟随下乡行医的
父亲，跨过城乡的分野，我
的灵魂用脱缰的方式，让
我领教了另一个我的存
在。那个我把烈日当作金
灿灿的发饰，在它的装点
下，我甩掉凉鞋，踩踏大地
结实滚烫的肌肤。庄稼在
眼前，山峦在身后，风在这
里是一波波灼热的稻浪、
焦了边儿的玉米高粱。山
里红还只是一个个青绿色
的小豆子，蜻蜓却已经是
盛装的豆娘。
那只巨大的豆娘简直

是城市孩子眼里的妲己，
古典、华美、魅惑。“翩若惊
鸿，婉若游龙”，曹植的比
喻也从两千年前策马飞
来，怂恿我去追逐。可是
真能追到吗？妲己蛊惑帝
纣设立“炮烙之刑”已是三
千年前，曹氏父子名留青
史，真实的生平人品，却
“无法见，不可考”。洛神
是谁——是曹植嫂子甄
氏，曹植对君王的效忠之
心，还是原配崔氏？真相
太过古老，像豆娘神秘的
翅膀，隔着历朝历代的光
芒，在我眼前扑簌
闪烁，若即若离。
又是一道屏

障，一个分野——
那是一排木栅栏，
高度刚及我的腿
根。栅栏后面是一片开满
紫花的豆角地，再往前张
望，我看到了秀美的山
峦。如果我一直不收回目
光，如果我飞快地将左腿
跨过栅栏，我是不是就不
会被世间最灵异的美诱惑
——我无数次这样假设，
又无数次亲手把假设推
翻。
我是愿意遇见它的。

惊悚很快会平息，随着时
光推移，我知道人生并不
缺少寡淡，而奇遇才是上
天的眷顾。
它静静看着我。横陈

在齐整的木栅栏上，扬起
美艳的头颅，吐出尖细的
长舌，用一双黑黑的瞳仁，
静静看着我。那一刻，天
地都如处子般静美，它的
注视有上千吨朱砂的药
力，非但没让我恐惧，还让
每晚梦魇的我无比神安气
定。
“蛇！毒蛇！”屋里的

农民伯伯眼尖嘴利，大喝
一声，旋即一众人等已经
跳出窗户，冲到了我身
边。他们手抄铁锹、耙子
和长棍，朝那催眠我的灵
物一阵乱打。它不见了，
而我还跨在栅栏上，纹丝
未动。
铁锹、耙子和长棍，这

些平日里用作征服土地的
家什，和热情勇敢的农民
一起喘着粗气。他们围成
一道屏障，企图成为危险
与平安之间的分野。我听
见有人在懊悔，为自己也

为农具的鲁
莽。我低下
头，心中有
赧然、茫然、
讪然，可是

后怕和恐惧——至少在那
个烈日高悬的正午，是无
形也无相的。
也许是众目睽睽让我

低下了头，也许另有神
秘。多年以后，我喜欢的
另一句佛语为我解释着那
次低头，四个字，因缘现
身。
是它，它在看着我，趴

在我的赤足上，扬起墨绿
色夹杂黑色花纹的美艳头
颅，吐出尖细的长舌，用一
双黑黑的瞳仁，静静看着
我。周遭的人们似乎都变

成了铁锹、耙子和
长棍，他们七嘴八
舌却看不见它。豆
娘早就飞走了，栅
栏不是洛水河畔。

万古的寂静里只有我喃喃
说道，爸爸，你看它多美
啊。
比蜻蜓振翅还要低微

的声音扯动了人障以外父
亲的耳鼓，他安抚众人也
安抚我：别动，千万别
动。随后我的父亲变成古
代智勇双全不乱阵脚的将
军，轻轻俯身，伸出两只
大手，分别对准首尾，钳
了下去。
它被父亲生擒了。几

分钟后，它变成一瓶新启
封的医用酒精里盘绕的标
本。此后数年，它一直在
家里的写字台上看着我，
直到我出嫁，直到父母后
来换房子，搬家，它因数
十年不变的美貌被搬家公
司的人偷走。
拥有它的那些年，我

一直猜不透从相遇那一刻
起，它究竟想对我说什
么。彻底失去并且寻觅无
果的这些年，我渐渐觉
悟，它想告诉我的都是我
此生必将经历的。其中之
一便是，在大众视线里，
被故意标榜的正确和正义
之外，世界永远有另外一
番面貌。那些灵魂深处的
美丑善恶，才牵涉一个人
只能由自己定义的真正的
命运。
“长路漫漫，我永远

是你的知己啊！”八岁那
年盛夏，它飞出殷代甲骨
文卦象，对于我的不惧怕
和缘定三生般的喜爱，报
之以不去伤害，乃至美丽
的蛇生。

杨 逸

它曾那样看着我

我的童年是在海门外婆家度过
的，过年时香喷喷的炒长生果、海门
糕、红烧羊肉线粉汤让我心心念念。
那时，上海到海门需要在十六

铺码头乘轮船。最难忘的是我十二
岁那年独自回乡，只买到小年夜晚
班船。回乡探亲的旅客实在太多，
航运局临时动用了数千吨的货轮，
旅客全部在铺了草包的底舱席地而
坐。坐在我旁边的几位都是上海工
人，三十来岁，早早娶了乡下娘子，
每年春节回乡团聚。外面江风砭人

肌骨，我也不去望野眼，听他们闲
聊。不知不觉汽笛鸣响，货船靠上
了灯火昏黄的青龙港。下船后，早
没了长途客运汽车，载客的二等车
也稀少，大部分旅客只好进候车厅
等天亮。眼看旅客们四下散去，那
几位工人简单商量了一下，他们家

都住在离小县城不远的乡间，同一
方向，二十来里，抄近路走回去。我
跟随他们，踩着冻得干硬的泥路，疾
走在乡间小道，耳闻犬吠声声，竟不
觉得寒冷。两位离得近的先到家，
彼此打声招呼，分手了。又走了些
路，前面出现一大片光亮，那是小县
城的灯光，过年前居民家忙碌的灯
光。他们领我走到进城区的那座南
洋桥，指点着，叮嘱了几句。当我熟
门熟路走到县城的外婆家，老人家
已经休息，小姨见了我又惊又喜。

孔强新

回乡过年

春节期间，上海人有吃“元宝茶”的旧
俗。除夕守岁要沏好元宝茶迎接新年；向长
辈拜年，需献上一杯元宝茶以表祝福与敬
意；亲朋好友围坐一起，也少不了元宝茶，还
要摆上些茶点，聊家事、聊期盼、聊感情。“元
宝茶”通常选用绿茶作为茶基，加入青橄榄
冲泡而成，裹藏新鲜橄榄香的元宝茶不仅别
具风味，“元宝进来”“恭喜发财”“大吉大利”
的吉祥寓意更为中国茶增添了文化韵味。
元宝茶的出现与商贸活动及其习俗相

关。据考证，唐、宋时期，上海辖内的青龙港
航运发达，被称为“江南第一贸易港”，制作
元宝茶所需的原料橄榄从福建运至青龙港，
再转运至苏浙皖赣等地，如此，上海成为元
宝茶物质和文化的交汇点，也成为孕育、发
展元宝茶的中心地区。最晚于宋代已经出
现完备的“元宝茶”，也叫“橄榄茶”。宋代诗
人陆游在其《夏初湖村杂题》中写道：“寒泉
自换菖蒲水，活火闲煎橄榄茶。自是闲人足
闲趣，本无心学野僧家。”青橄榄中间鼓圆、
两头尖尖，形似元宝，又称“大福（腹）果”，代
表着财富和好运，元宝茶由此得名。此外，
青橄榄在上海话中有“请过来”的谐音，代表

“请你过来吃茶”的意思。
宋室南渡以来，江南已然成为中国经济

的中心，不同于官宦世族、文人雅士追求“天
人合一”的“茶道”，江南民间形成了自己独到
的茶文化，如上海元宝茶、阿婆茶。特别是上
海开埠以来，商贸经济的繁荣催发了“元宝
茶”的进一步发展。各类茶馆、酒肆、戏院都
盛行“元宝茶”，甚至还有调解纠纷的“吃讲

茶”也愿意用“元宝茶”期盼一个好的结果。
吃“元宝茶”之所以是春节期间的习俗，

还因为橄榄的果熟期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左
右，加上运输时间，恰好进入春节档期。上
海人吃“元宝茶”，一般使用青花盖碗冲泡，
先将适量的绿茶放入盖碗中，再放入一枚或
两枚青橄榄，然后用沸水冲泡。此外，“老上
海人”都会配有茶点，讲究的人一般使用“九
制盘”，即一副木盒，打开木盒盖，可以看到
内有九只瓷碟，每个瓷碟放上糖花生、金橘、

杏脯、杨梅、果糕等九样零食点心等食品。
上海人之所以讲“吃茶”而不是“喝茶”，就是
有“吃”的内容，可见江南人的精致与品位。
由于元宝茶的好“口彩”，也刺激了茶馆等公
共空间服务员的工作积极性，旧俗，服务员
给茶客上元宝茶时，也会说一些吉祥话，如
“送元宝了，鸿运当头”，茶客受茶后，一般还
要给服务员红包。
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人心与

茶文化的普及，上海元宝茶也受到各界人士
的保护，并于2023年被列入静安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日，陪同民俗
专家专程拜访了上海元宝茶保护单位“老上
海茶馆”。元宝茶已成为春节档期的“爆
款”，茶馆还逐步恢复了元宝茶的一些礼仪，
如“开盖见宝”“仙女散花”等，在仪式感与文
化叙事中，不自觉便沉浸于其乐融融、吉祥
安康的氛围之中。

李宏利

上海元宝茶

责编：吴南瑶

古老的傩舞与
傩仪，至今仍保持有
鲜活的生命力，请看
明日本栏。


